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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一五　返璞歸真

淵明去北京演講，像以前一樣，先路過香港。他跟陳勵通電話，幫小典的女兒進窩中附屬幼稚園。陳勵任副校長，剛退休，談到為諾獎得主辦座談會時說：

「他跟你同級，來不來參加？我會安排你在會後見小學校長。」

淵明準時到窩中，一進禮堂，便想起在這裏公演的「萬世師表」，重回少年時。中、小學生正在禮堂外排隊，陳勵幫他找侄女出隊合照。十一時餘座談會開始，諾主應答不如流，甚至說得上慢，陳勵和淵明雖坐前排，仍不免「馬騮頭」態復萌，像中學開週會時般談起話來。陳勵說：

「「跟誰結婚」最影響一生。」

對諾主來說，最影響他一生的恐怕是父母要大姊帶他離開河南；這麼說，最影響淵明一生的也是「離開」，離開石橋，離開……。淵明自問：如果我不離開石橋，五、六年後二老爺和素英會怎樣？人生是單軌路，經常會無奈地問：如果不這樣做，會怎樣？

座談後，諾主把獎章送給窩中，情懷感人，贏得鞭炮般的掌聲。

諾主下臺後跟淵明握手。淵明覺得座談會相當成功，只不知為甚麼跟諾主座談的同學沒他那班的。

陳勵跟淵明、同學會會長及澳門分校領導在校外吃飯。他指着淵明，跟會長說：
「他就是說「中學畢業時的走向決定一生」的那位校友。」

四人談當年，包括談棒而沒能更上一層的同學。

飯後陳勵帶淵明見小學校長，校長說四千人申請兩百個位子，一時幫不了小典。

淵明在廣州打電話給素蘭。她跟母親張敏來專家樓訪他，並送上一隻雞，用紙包着。沒多久便傳出雞聲，原來雞是活的，招待所難招待。他打電話給亞冰的父親：

「我送你一隻活雞，要不要？」

李教授笑着說：
「要，你來我這兒吃中飯！」

「見雞不忍食其肉。我請小蘭送，改天再來拜訪你。」

張敏健談，小蘭跟李教授回來後她在談宗教，說：

「我把《遊子情》藏在保險箱裏。」

淵明十分驚訝，拿出揣在袋子裏剛謄好的《宗教的精神》，傳給他們：

宗教代表希望；因希望的質與量，世上有許多宗教。方塊字裏的宗教由祖宗教及儒、道、佛融成，有許多分支。

宗教講究修煉，不僅在道德上，也在思想上。道德上求自然，思想上求美，以當代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手段。道德向舊，思想向新，兩者相輔相成。缺乏現代思想指引的道德是狂熱的，缺乏現代道德指引的思想是危險的。宗教裏的信偏於信念（faith），許多科學家都擁有強烈的宗教情懷；這情懷促使科學家探尋智慧 ，老師引導學生上路，父母撫養兒女成人。

宗教主張清除執着；執着是人追求一個目標的同時，不放棄其他不協調的目標，例如貪權、貪名、貪利及嫉妒都是信教的執着，它壓抑表現，偽作謙虛，阻礙競爭，將世界推向是非與優劣不明。
宗教主張老師與弟子打成一片，相互學習，相互影響。

宗教追求返璞歸真，璞是恢復本性而不是重回遠古或孩子時代；美與自然都在尋尋覓覓中提升，代表着宇宙一角的演化。
許多宗教都排斥它教，或直接或間接，石壺、子青和淵明反對，他們結義時不曾結思、感、行，他們相信人的潛能，並認為真、善通過美定位，人才不會為真、善打鬥起來。

二十一日淵明自羊城飛北京。

二十二日晚他應P大邀請談《紅樓夢與文藝創作》。演講後六毛帶他去三角地。眼見海報，想起多年來的風雲，感觸叢生。

二十三日晚他應B大邀請，重談《紅樓夢與文藝創作》，仍是兩小時，聽眾約三百，只可惜他由R大至B大時交通阻塞，一個多小時才到，雖省了晚餐，仍不免遲到。

週六下午陳教授約他到P大座談，幾年前曾邀他來P大演講，也聽了《紅樓夢與文藝創作》。席間談到心胸。有學者問：怎樣才算有心胸？淵明說：批人時不忘他的優點，捧人時不忘他的缺點。又有人問：怎樣才能使學生有理想？他說：我們加拿大重視宗教和人權，相信法律而不相信政府，因此人能發展自己的理想。

今天是聖誕節，小靜怕淵明寂寞，提議和他一道兒過。六毛、小雅和小玉也都這麼想，約在賢進樓同樂。因陳教授宴客，五人在天黑後才聚集。小玉提議玩青蛙跳水，逆時針進行，一人說幾個青蛙，一人說幾個跳水，跟着青蛙紛紛撲通、呱呱，代表跳或不跳。跳水在前，不跳在後，說錯或說遲了都要被罰。如果一人說三個青蛙，一人說兩個跳水，那麼三人跟着說撲通、撲通、呱呱，然後重新開始，可說易如反掌。如果一人說一百個青蛙，一人說五十個跳水，那麼撲通、呱呱便很難迅速算準，因此他們限制青蛙不得超過十隻。即使這樣，被罰者仍眾。玩厭了，六毛提議玩猜銅錢：一手握零至四枚銅錢，逆時針順序猜，單輪猜中罰，雙輪猜中獎。淵明記不得單、雙，被罰唱歌，他想起在「史小」學的「送別」，唱道：

長亭外，

古道邊，

芳草碧連天
……
眾女跟着唱。後來他被罰說笑話，想起父老講的故事，說：

「以前有一個農家少年，想進城去闖一闖。爸爸不放心，說城裏的人不可信，詳告防騙術。說完發現兒子呆若木雞，嘆道：

「你只記一句：講價還一半。」

兒子離開父親，在半路上不停地背誦：

「講價還一半……，還一半……，一半……」

終於進了城。眼見城裏的人衣冠楚楚，看看自己，決定進店訂製新裝，選布量身以後，開始講價，老闆說：

「八百元。」

「四百。」

「六百。」

「三百。」」

眾女開笑，並猜老闆怎麼反應。淵明說：

「你們沒猜中，老闆患心臟病，怕因氣發作，說：

「小弟，我送給你！」

「我只要一半。」」

夜深，眾人漸不分彼此。有人提議講平生最痛苦的事，淵明說：

「我比你們年紀大，又歷經戰亂，能「活着」已是運氣，痛苦的事自然比較多，不知哪一次最痛，就說第一次吧！七歲時大弟忽然病故，我出門不敢看山坡，因為那裏埋葬着他。當時在逃日本鬼子，家住貴州金沙縣城，感覺像心上被打了一個洞，後來洞隨着我長大。……」

一日，六毛提議看話劇。淵明贊成，並堅持請客，去者有份，票價五十元。兩人和小靜一道兒坐公車去小劇場。車子很舊，上、下抖個不停，抖到小靜換坐窗口，淵明也感不適，好不容易才抵達。小劇場在王府井街的一個小巷裏，三人早到，排在小龍前。淵明想到史小，若是在白天，肯定會帶她們遊。他又想到兒女在新竹念的實驗中學雙語部，兩校都頂級到讓人難以置信。

劇名叫《盜版浮士德》，演了二十多天仍幾乎滿座，觀眾多是知識青年。佈景簡單，不只一人演數角，很難凸出個性。說話多而快，有時許多人同時說。用典特多，諷刺電視快速之際自家也同病。劇初和劇終較可看。原版浮士德生於一七四九年，逝於一八三二年。盜版浮士德跟魔鬼賭：魔鬼幫他通過電視得世間榮華，包括女人，但若他因陶醉於一景而求時光停駐，靈魂便輸給魔鬼。他在登陸月球後輸了，但初戀情人甘麗卿救了他。從過程上看，他的靈魂早已輸給了魔鬼：學生甘麗卿因愛他害死了母親及哥哥……。有一點淵明不解，為甚麼浮士德不登陸別的星球，畢竟，美國的太空人已在一九六八年登上月球。

六毛聽罷他的批評，甚為失望，為他的失望而失望。他說：

「我還是很感謝妳的。只是，我看過別的話劇，免不了受奧斯卡分類的影響，比較導演、主角、配角、服裝、音樂……」

夜已深，他想從前，含着淚躺下，躺下……，忽然坐起來，衝出賢進樓。天氣轉冷，細雪紛飛，他緊握着拳頭，面向天空，像二老爺激動時一般，筋骨都露出來了。雪景帶着他回到在史小念書的那段時光。
一日，六毛帶他去清真館吃拉麵，然後去萬聖書園。出園後逛街，燈明室暗，書香氣彌漫，令他想起在特大校園附近品茗及對弈。兩人選了一家茶館，坐在牆邊長敘。

六毛帶他逛街，他買冰糖葫蘆吃；小雅帶他逛街，他也買冰糖葫蘆吃。糖葫蘆使他想起初到幽燕那天，問媽媽那是甚麼。現在媽媽已去，糖葫蘆仍在，仍是山楂做的，一元五角一支，加上核桃或別的，兩元一支。山楂是幽燕的標誌，他最喜歡吃山楂糕。現在有了山楂果汁、山楂片，大紅果冰棒。他喜歡喝山楂果汁，卻不喜歡合資瓶上的美國旗，也不喜歡合資背包上的美國旗。為此，他買了劣質背包，掛上一隻小鞋，穿梭於北京的大街、小巷及校園裏。

他在B大校園內及P大校園外和師生們一道兒吃北京烤鴨，三十多元一套。香港的烤鴨比這裏貴五、六倍，且油膩得多。這裏的鴨不是靠注射生長素養大的，使他想起沈先生。許久不想了，也許久不吃填鴨了。夜裏，他又夢見沈先生，從夢中驚醒過來。

在海淀區吃東西比在長城飯店附近吃便宜，在校園內吃更便宜。白天他跟小靜去留學生食堂吃，有黑米粥、紅薯條、蓮子銀耳、沙鍋豆腐、炒年糕……，一元至五元。

一天，六毛的中學同學從T大來找她。六毛邀淵明回宿舍，他遲疑，她說「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」，「拉」他回宿舍。幾個女孩談天，一如他不在場。察言觀色，他對P大中文系的蓉典印象最好。談笑中眾女提議出外吃火鍋，眾人附和。火鍋像太極，分陰陽兩邊，一邊有辣油，一邊沒有，外加一碗料：花生醬、蒜蓉、芝麻油……。六毛主叫：涮羊肉、肥羊、牛百葉、冰豆腐……。大家邊吃邊談，談到胡適在《文學改良芻議》裏所說的不用典，淵明說：

「五四前後的作家，包括魯迅，受的是文言和外文的訓練，忽然寫白話文，只能說在嘗試；今天我們寫白話文，不僅要不用典，還要不過份推崇他們的「嘗試集」，才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思想。」

蓉典反駁：

「為甚麼不用典？例如嫦娥，兩個字便凝聚了女孩子的美！」

「為了解「嫦娥」兩個字，讀者要念一大堆文字，為甚麼不細描眼前女孩的容貌和內涵，凸出她的個性？」

「北大允許爭論，你引用胡適的話，也是在用典！」

他覺得她在強詞奪理，但沒像十一歲時，一竿子打向她屁股！

晴天時陽光普照，有人沿街剷雪、掃雪，不能盡除。夜來時天暗地滑，淵明在殘冰上跌倒，屁股痛痛。六毛為沒扶他感到內疚，提議為他按摩。他不接受，她說他古董。

幽燕能喚回兒時，加上跟小女孩相處幾日，他已返璞歸真，生了離別的難，思量幾天，才從情中拔出，坐火車南下。床對面的乘客是計程車司機，使出全身解數，滔滔不絕地介紹本行，埋怨之餘加上搭客應知：

司機代租旅館，每住一日，旅館給他一百元；司機代找飯館，飯館給他一半餐費。

至廣州，鐵路局提供一條龍服務，免費送客至東站。旁邊的乘客跟淵明談「北京遊」，說填鴨二百多元一隻。淵明問：

「是不是計程車司機帶你去的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認識路。」

